附件2：
任振铎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
各位常委理事、理事：
我们这次理事会议和常务理事会议，这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有两大困难，一大困难是我们究竟用了40年对腐蚀的认知，颠覆了全世界的一直以人类为中心，以材料为中心的腐蚀，所以说叫哥白尼式的范式革命，腐蚀是不可能控制的。腐蚀就得投入力量、投入能量，但腐蚀永远消灭不了的。以材料为中心，把腐蚀当成一个材料的子系统，是完全错误的。上百年来，全世界一直以腐蚀的现象做文章，一物降一物，一直回避腐蚀，不敢谈腐蚀。协会从第七次国际会议上提出了“直面腐蚀，直白腐蚀”。什么叫“直面腐蚀，直白腐蚀”？不回避腐蚀，直面腐蚀，不仅要直面腐蚀，而且要直白腐蚀，把腐蚀要弄清楚，要刨树搜根，刨根问底，溯源它发生的根源，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颠覆。也就像哥白尼一样颠覆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地球和宇宙的其他行星一样，都是围绕着太阳转。这是哥白尼的重大贡献。所以说我们在论证的时候对这个材料一直是反感的，我说你们老纠结着这个材料不放，材料仅仅是自然界的一个小小的部分，把腐蚀放到材料里面去是更错误的。他们就说我们很愤怒，就像哥白尼那样愤怒，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宇宙以太阳为中心，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一个周，就是我们现在的白天和黑夜，我们协会颠覆了这个东西，那就不是以材料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应该以腐蚀为中心。腐蚀是自然界的一个铁律，不可消灭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原来要把腐蚀控制住，我们控制它，研究了很多的业务项目，包括我们协会成立的腐蚀控制全生命周期，也同样是以现象为主题，没有脱开一个腐蚀是任何事物和环境相互作用，使任何事物得到破坏的过程，这就跳出这个壳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这就是第九次国际会议上，我们要把腐蚀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一门科学，不以人的意志左右的独立普遍地存在于世界的旮旯角落，没有不腐蚀的地方，那么腐蚀的概念我们是摸清了的。发现了科学有两种，一种是发现科学，一种是发明科学。发现自然界的规律就像春夏秋冬一样，就像二十四节气一样，发现腐蚀是一个自发性的、隐蔽性的、渐进性的、持续性的、非线性的、累积性的、熵增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自然界自己形成的，不是我们人为形成的，反回来熵增是从高能量到低能量，从有序变成无序，从低熵变成高熵。什么叫熵？这是自然界的一个规律，说是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但腐蚀和熵增又结合在一起，正好碰撞在一起。
那腐蚀和熵增是我们协会提出来的重大的一个学科，这就是去年西安会议之后，我们推出了这么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现在全称叫什么呢？现代腐蚀熵增学与文明智慧共演的理论。腐蚀熵增学就是一个自然界的规律，我们怎么去认识它？这个认识最重大的是颠覆性的，就如同都江堰那样，2000年多年前建造的中国的智慧都江堰水利工程现在还在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陪着法国总统马克龙去都江堰参观我们古代人类的智慧工程，我们搞腐蚀的也要好好去学习里边的三大核心的智慧，做到共生、共存、共演，为人类做服务。三门峡的大坝就是借助了都江堰的经验，从大坝上挖洞，这个洞基本上就给黄河底差不多了，说每年蓄一次水，再放一次水，泄水排沙，你看这么简单的东西，顺不是堵，同时三门峡大坝也在综合解决防洪、发电等方面问题。这都是都江堰的智慧，再加上《易经》对哲学的认识，那就是我们两大厚盾的其中之一，也就是说现代腐蚀熵增学是不可抗拒的，认识这个东西就是不可抗拒，就像和水火一样，怎么跟他合作？水火无情也有情，腐蚀上正同样无情也有情，发大水人受得了吗？但是水非常温柔，我们生活离得开水吗？火一烧东西烧完了，但是做饭离得开火吗？所以说水火和腐蚀熵增是一样的，我们怎么跟它们合作，所以我们也得控制它，也要利用它，这个里面就要投入力量，同样腐蚀熵增是不是也得投入力量？
那么腐蚀和熵增又是一个什么关系？熵增是宇宙自然界的一个总宪法，就是你破坏你所有的在自然界，你要不平衡他就要搞平衡，就把你破坏掉，那么腐蚀的是熵增的一个帮凶，是一个打手，因为熵增看不见摸不着，它很抽象，腐蚀能看得见，所以腐蚀是脸，熵增是心、是动力，所以说腐蚀熵增是一对，就这样发明了腐蚀熵增，坚持文明智慧共演。那么怎么来文明智慧共演呢？怎么能落地？理论有了，跟它合作的办法有了，那具体怎么办呢？两大“顶天立地”的厚盾。第一个厚盾我刚才简单说了一下，第二个厚盾就是利用腐蚀熵增里边的数学公式，可定义、可计算、可预测、可验证，这个就有底气了。
我们反回来看相比我们过去搞那些腐蚀方面的标准，但不能说它没有用，现在如果加上这个计算，我觉得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任何一个工程就可以搞出来三个平衡点，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人为生存而斗争，既然生存就是要发财，就得要有收益，那么你这个工程经过计算，你投入多少能量，你就能够发财，能够赚钱。当你投入能量的时候也需要考虑支出和收益，如果零是一个平衡点，大于零时，入不敷出；只有当小于零时，才能得到收益。腐蚀过程的熵增总量∆Stotal也是如此。党的十九大提出来的，要走向世界上的高端。我们腐蚀协会干了四十年，我们履行了我们的职责，把整个行业影响走向了国际高端，从化工走上工业，从工业走向全国，从全国走向全世界，同时在技术和科学领域走向全世界。
这一次第十次国际会议，也是一次重大的里程碑的大事。我们中国人很骄傲，我们能干到这一步，现在给我们戴了三顶帽子，第一顶帽子是哥白尼式革命，颠覆了旧的认知。第二个叫达·芬奇的跨界智慧。达·芬奇是15世纪的大科学家，他的核心意识是他的绘画把科学知识和艺术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也融合了中国古代智慧都江堰、《易经》加上现代腐蚀学的数学公式来计算，充分利用了腐蚀熵增来的共生、共存、共舞。第三是开普勒，科学家开普勒的重大贡献，他的科学贡献就是把复杂现象上升为数学计算，牛顿的重力你怎么计算？这个力从上面到下面坠落的重力，那有多大的力怎么计算？我们现在构建腐蚀熵增的数学公式，已经通过的国际标准也到了要修改的时期，已经明确修改的方向是加入可计算的数学公式。
我们原来标准不能作废，还要进行计算以后控制到什么程度。刚才说的三个平衡点，第一个平衡点投入这些项目我能得到收益，第二个我投的没有得到收益，这个点怎么办呢？比如说咱们的卫星要落地了，卫星从空中往下坠落的时候，摩擦力大了，到最后的温度达到最高了。这个时候做航天大学提出来要做高熵材料的研究，高熵这个时候的摩擦多，高熵是最大的破坏，那么你这个材料研究能不能扛得住，如果扛得住那就不赚钱了，不赚钱你也就投入进去，保证落地，但是最终要落不了地还是不行，那就第三个平衡点了，爆炸了人家不行了，那就想别的办法，这就是咱们数学计算的三大好处。
腐蚀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破坏了它的有序，另外它又产生了新的东西，这就是腐蚀的两面性，甚至腐蚀既然破坏的东西又能产生新的有序，生生不息，怎么能使熵增的最后都变成一个热机，都能破坏了，包括目前“人类世”的危机，大家抱着悲观的愿望，这社会就完了，人类生存不下去了，人类生存的根基被破坏了。新陈代谢，这也是我们重大的突破、一个重大的认识。这就是这样的东西需要大家去学习，需要往这上面靠，在原来基础上加上新的理论和两大厚盾来修订这些标准。国家又提出来对旧的标准的修订，要增加三个东西，一个是绿色的，一个是智能化的，最后要融合，把原来的标准和现在新的东西要进行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那么现在把咱们现代腐蚀熵增学与两大后盾用进去，它自然而然就变成了绿色的、智能化的，就可以把这些融合到一起，来修订我们已经发布的标准。人类现在很多大多数普遍性的都是根据现象来认识科学，我们现在提出了这么一个大的东西，就可以解决全世界的所有的问题（相对来说）。比如说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血糖高了吃降糖药，都没有从根上治。
所以说现代腐蚀熵增学与文明智慧共演加上两大的顶天立地的厚盾应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这些实际问题。现代腐蚀熵增学与文明智慧共演是我们协会团队搞出来的，四十年来我们一直在钻研学习，从现场摸索和我们同全行业帮助，不断地搞新的产品的鉴定，协会做了许多第一，但还是在摸索腐蚀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终于突破了这难关。正如秘书长所说：我们纵览了历史，宏观了世界，紧密地结合了当代、现代以及全世界的东西，基于我们四十年的深入的探索，我们总结说这一套理论还是初步的，还需要到实践中去碰撞，不断地完善。所以说我刚才说我们协会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去年的第九届国际会议上提出了三同时，应对腐蚀必须设计、施工建设、运行维护的监督三个同时，只有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后续工作才能顺利开展，所以说叫高端，什么叫高端？高端就是阳春白雪，不是下里巴人，我们已经进入了阳春白雪这个阶段，因此我们协会的成员要提高素质，要走上高端，就必须研究学习，这个里面也是有很深的科学研究。
原来的腐蚀是一个辅助性、服务性、附属性的三大特点，有无可无，甚至爆炸了才开始搞腐蚀，同时又把这个腐蚀也不当一回事，包括国务院调查的11·2事件、武汉的6·13的事件，都是腐蚀造成的。我们协会主打应用，也总结出了一套理论，突破了全世界，走上高端，这个高端不是随便的，我们协会的人员素质，很多单位是没有这个素质，各种人员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小团队，是我们协会秘书处团队，没有这样一个背景，一个基础，那能干出事吗？我们协会老同志是腐蚀专业毕业的研究生，然后我们的配套的一些发挥各种各样的作用，光是你们做一线的研究生也干不出来，没有大家的后面支持、没有配套东西，后勤力量，也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团队的智慧，这是我们协会全体同志做出来的，离开谁都不行。为了共同目标就是创新，拼创新。协会能做到这边核心问题，我们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内部是团结的，大家互相理解包容，团结一致。协会从成立开始就是不断地在创新。我前几天看以前的资料，在我们在长垣的总结协会20周年里面提到协会做到了许多的第一。现在我们提出万物皆腐蚀，就像。美国爱因斯坦说相对论一样，我们讲好像是抽象的东西，摸不着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触及了解剖马王堆汉墓和金字塔，全世界震惊的，同样腐蚀熵增学震惊世界，结果大家没有去学习研究。
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光辉历史，我们的老祖先非常聪明，西方两三百年的历史，全世界腐蚀这些年就跟着美国走，好像美国就是权威，结果反而引起了深沟里面去了。丢了西瓜抓了芝麻，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科学东西要把它认识透，特别是我们搞腐蚀本身就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又重要又不重要，没有被社会所认识，现在所认知到的现代腐蚀熵增学就是现在的哥白尼式的范式革命。哥白尼15世纪左右，我们现在是21世纪，相差这么多少年研究出这个理论，是不是感到非常光荣，也感到非常自豪。想当年我们做国际标准的时候，以色列对我们的评价，说标化委员会成立以后，就是全世界成立了一个协调性的总揽。总揽什么？总揽要干什么？总揽研究制定国际标准。研究制定国际标准为了干什么？最后高度抽象一句话：建立共同语言。
所以说我们这个理论属于非常重要，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包括我们“直面腐蚀，直白腐蚀”，这就是一个新的创造。过去都没人这么说，对Deepseek辩论后现在也引用了这句话成为专用名词。过去国际上专家没有认识到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这个专业术语，没有认识到直面腐蚀、直白腐蚀，没有认识到熵增，对腐蚀的定义仅纠结于材料和环境相互作用，使材料得到破坏的现象。这是腐蚀的定义吗？现在提出来的现代腐蚀熵增学是更加科学的，被评为腐蚀认知哥白尼、跨界智慧的达·芬奇、熵增立法的开普勒。还是需要反复论证、反复认知。毛主席说，真理是不是一步到位的，是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然王国的有所总结、有所前进、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很多科学的东西不是保密的，是集大家的智慧共同来形成一个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集体就是要团结去创新，风云论道、相逢是缘。原来我们协会过去每年开会斗争腐蚀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的闪光点，所以我们在国际上可以打胜，每次的报告一步一步进步，一次比一次的会议内容写得更加深入，而且不是空的，都要干些实事。我们协会都是搞应用，解决行业一线的问题。面临着高端的知识，我们怎么来研究，所以说这一次视频会议希望那些副会长、理事、常务理事要共同来学习，共同站在全世界这个高端技术上的位置上来研究问题。没有弄不懂的事情，只要你钻进去就能懂。新的东西哪有开始一呼百应，一呼百应的话就不叫“阳春白雪”了。我们协会的胜利就是靠这个技术，从一步一步开始交流，从开始涂料鉴定推广开始，从国际会议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腐蚀展览开始，思路开阔，稳步向前，创新发展。党安排我们就是干腐蚀，我们要把腐蚀工作向党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是协会就要引领行业、指导行业，不是夸夸其谈，要干实事，
同时协会也要按照新要求，适应新变化，毛主席说那句话“最有实践经验的还是革命战士”对我影响很大的，党把我安排这个位置上，我就要把我这个位置上的东西要把它弄清楚，包括压力容器、化工设备，包括后来橡胶、船舶设备。人的一生时间很短，在什么位置上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岗位把事情弄清楚，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说，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想说每个人为生存而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在斗争中互相认识，互相适应，最后完成“工程”。不是你今天争斗了，明天就不团结了，舌头和牙齿还要打架，所以我们在一起要斗争中加强团结，互相沟通。一个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中国的历史都很清楚，看看封建社会更换了多少朝代，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就短，所以说核心问题是我们要加强团结，协会内部要团结，我们整个行业就能团结，要理事、常务理事共同来发挥引领作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说这么多，谢谢各位理事、常务理事，谢谢各位协会同志，可能有点直，大家包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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